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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考试改革之车律动同行
	
                            徐建明
绿树掩映着高楼，明窗穿飞出书声，或听同学们纯真爽朗的笑声在校园上空久久回荡，或能有一份其他的安闲悠游的稳定工作……这曾是我学生时代的期盼。而今身处于如此的情境之中，可以持一卷书，款步于楼高窗明的教室，跟明眸求知的孩子们一同成长，任青春从时间的青石板上缓缓流过，看一批又一批满怀美好理想的学生从自己这里放飞，自己也好像凝固在了青春年少时期。而每一届学生高考录取的喜悦总会打开我求学的记忆，让我捡拾起如竹简一般散落的往事，回味不已。
我的小学与初中——远离考试改革却又受考试改革影响的时期
1977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正式恢复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制度，正是我出生的前一年，我的童年便在这样的考试改革的背景下逐渐铺展开，虽然那时的考试改革还离我们是那么的遥远。
童年的记忆中，我们的村小学经历了三次搬迁，最后定格在村西头的五间红瓦房里。那时有很多人家舍不得或者没有条件天天吃白面馒头，通过考学或者子承父业式的“接班”制度等方式，获得一份安闲悠游的稳定工作，是农村人内心最深处的向往，因此，人们对孩子未来的规划就从鼓励和竭尽全力地支持孩子考学中开始了。而在童年的我们眼里，没有对自己未来工作的规划，更没有对考试改革的印记，有的只是蓝蓝的天空、绿绿的原野、满心憧憬中的下课铃声、欢笑不断的墙根下的挤罗罗，还有时常上着课时突然倒掉的长板课桌（当时没有单独的课桌，只用五六米长的木板搭起来作课桌用）……
当时家乡的小学升级还是需要经过选拔的，即便是一个十多个人多班级，也会有留级生的名额。“留级”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已经是一个人人不齿的名词。教学模式上还是复式班教学模式，两个年级的学生挤在一个教室里上课，老师一般先给低年级的同学上课，让高年级的同学或复习或预习；之后让低年级的学生做作业，再给高年级学生上课。所以那时的我们，可以偷偷地蹭高年级的课，课下追着人家高年级的学生问问题。最令人神往的是五年级的学生可以写大字、练书法了。记得自己经常趴在高年级学生的课桌上，入迷地看着人家慢慢地将毛笔在砚台上蘸上饱墨，整理笔毫，然后又优雅地在毛边纸上书写，那规整、美观的方块字便慢慢地顺势流淌而出了。有时人家看我看得入神，就主动让我试试笔，美美的暖流便在内心深处升腾而起，化作笔端的黑色的方块字了。
好不容易熬到五年级，可以跟着老师学练书法了，还记得我们几个小同学结伴到十几里外的地方去买毛笔的情景，内心里憧憬满满。然而，开学才知道，我们赶上了不再练习书法的五年级时代，一如我们初中的美术与音乐课。
1991年，我的初中生活在乡中开始了。校园大了，有了单独的食堂、大大的操场，班级容量开始扩展到了四五十人，教学也不再是复式班的教学了，我家离学校四里多地，每天往返四趟上下学，离家远的同学都是骑自行车来学校上学，自带干粮，拿手绢的或者蒸布包上，学校食堂负责给馏热。课间或是傍晚放学后可以看高年级学生在操场上简陋的篮球场上打篮球，而对于学打篮球的满心憧憬，也因迫于中考升学的压力被学校浇灭了，学校的体育课刚开始两节，就又一如美术与音乐课，被改成了自习课或者其他的中考科的课时了。
那时的初中毕业除了辍学之外有三个去向：复读、上高中和上中专。但毕竟升学的人是少数，九四、九五年的时候，在升学问题上，中专还是上学人的首选，省属中专是最受青睐的去处，因为上完中专，就会有一个非常稳定的不错的工作。因此，那时候有许多家长竭尽全力将孩子送进各类中专学校学习，而家庭条件不太好的同学则选择了高中或者是复读。当时的我在自己的意愿与父母的大力支持下选择了复读继而上了高中。
我的高中与大学——懵懂中与考试改革一次次碰撞接轨的时期
1995年秋天，带着无限的新奇与憧憬，背负着自己对父母的承诺，一脚跨进了县一中的课堂。陌生的同学、陌生的老师、全新的环境、各种各样的不适应很快就被高考的压力洗刷干净。当时的高中，高一结束时参加会考，高二时文理分班，高二也参加会考，高三文理彻底分科，高考实施3+2考试。1997年，我高考的前一年，高等教育试行并轨招生，高校学费开始增加，只有师范类专业包分配，其余非师范类专业都要自主择业，一个好一点的大学就意味着优越的就业条件、优厚的工作待遇、似乎布满鲜花的生活环境……因此，所有的学生仿佛都被装进了被单词习题塞满的瓶子里。什么“并轨”“委培”“统招”“标准分”之类的名词第一次深刻地印进了生活，类似的新词不绝于耳，却又令人无暇顾及，来不及思考。
高中的所有的生活内容简单成“三点一线”的无限次的重复，就像是一条忧郁的小路一点一点地绵延进踽步的汪洋。最终，我选择了师范类学校，那时铁饭碗在人们（尤其是我们农村人）心目中是非常神圣的，何况师范生每月还有几十块钱的生活补助。但因为是地方专科学校，加之是以中专与大专联合办学的形式被招进了分校（中专学校），虽然也是任用大专的老师上大专的课程，毕竟与想象中的浓厚的文化氛围、优雅的校园环境无缘了。
1999年下半年，部分同学顶岗实习开始，意味着这部分同学没毕业就开始了工作，这对我们造成了不小的影响，许多人开始谋划着自己的将来，我也是如此。
2000年，一直由国家“全包”的师范专业也实行收费，招生并轨改革完成。而我则跟一部同学一样选择了“专升本”。命运就是如此的会开玩笑，“专升本”的我同样赶上了专科与本科院校联合办学的列车，同样是又坐在了分校的 “车厢内”。
大学时代生活节奏很慢，而时间却过得很快，似乎与考试改革再无瓜葛，而一切又都在无声中酝酿。2002年的毕业季，作为原来 “不愁嫁”的专业，我们又赶上了师范院校不包分配的列车，游走于求职的人流之中，因为我们队求职的要求并不高，因而并没有感觉到多大的就业压力。然而当确定了到现在的高中任教后，我才发现这并不是我与考试改革同行的终点，而是与高考改革同车律动的另一个起点。
我的教师时代——与高考改革律动同行的时期
学生的稚气还未褪去，就磕磕绊绊地登上了讲台。儿时“绿树掩映着高楼，明窗穿飞出书声”“漫卷诗书听学生笑声爽朗”的诗意憧憬被高中大大小小的考试击碎。
“2003年，北大、清华等22所高校被赋予5%的自主招生权” “高考告别酷暑定格在每年6月的7日、8日”“试行高考自主命题”“师范生免费教育重返大学校园”“全国高中新课程改革”“高考平行志愿”……一系列的新的考试改革的政策不断地闯进我的教学生活，原来搞不懂的、不需要懂的名次术语，高考政策、制度的变化全部围绕在了我的周围，虽然不再是自己参加的高考，但却感觉学生眼里对高考的惶惑、沉重都留在了我的内心深处，在高考这条路上我从来都不是一个旁观者，以前不是，现在和将来也不是。
高考改革是一剂催化剂，它的推进也推动和加速了高中课堂改革的进程，又如一泓清泉灌顶，滤去了僵化多年的课堂，给高中的课堂注入了生机与活力。国家推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引导学生学好每门课程，并选择适合自己兴趣的课程，充分发展个性潜能和学科特长，同时引导学生参加公益服务和社会实践。全面实施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制度，探索“减少考试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语科目实行社会化一年多考”等改革，外语不再在统一高考时举行，由学生自主选择考试时间和次数，增加学生的选择权，并使外语考试、成绩表达和使用更加趋于科学、合理。这些改革顶层设计，与跟进的系列配套改革，把原本“考什么，教什么”“分分计较”的僵化的教育理念拉下了神坛。学生“挣脱应试教育的束缚，获得希冀的涅槃”，不再仅仅寄希望于如期的六月高考，点燃学生青春活力与思维创新的理念散发出长久的醇香；作为教师的我们，从“一言堂”上的导演兼主体而转变为了学生为主体的课堂上的主导者，高考改革催生了多彩的课改课堂，就像是阳光沐浴着高中的教育，让每一个教育者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创造理念让课堂绽放出缤纷多彩的光芒。
201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再一次大规模的扩招，让 “高考党”们在经历了一个冗长沉闷的深夜苦读后获得了一场酣睡，仿若原本属于清晨曦光中的朗朗读书的诗意，至今才又飘到了校园的上空。
我相信，随着考试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推进，到2020年基本形成新的考试招生制度、实现改革总体目标的时候，学校会成为我国教育诗意的栖息地，我愿意与高考改革同车律动，看绿树掩映着高楼，听明窗穿飞出书声，慢慢享受学生们纯真爽朗的笑声在校园上空久久回荡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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